
他生长在北运河畔一个殷实的家庭，家里经营粮铺生
意。父亲思想开明，乐善好施，深为乡邻拥戴。母亲是一位
典型的贤妻良母，一心一意相夫教子。他在家排行老三，上
面有两个姐姐。父亲为他起名顺平，顾名思义，愿他这一生
顺遂平安。

他天资聪颖，安静懂事。十六岁那年，他考入市内一所
中学。从土生土长的农村来到城市，他的眼界开阔了，思想
也随之进步。成绩突出的他，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
动，是同学们公认的活跃分子。

那一年，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
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天
津学生声援北京学生，他参加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参与
组织同学罢课、集会、游行、上街演讲，号召工人罢工和
抵制日货。

中学四年毕业，他考入北京一所师范大学。大学
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市内的一所中学任教。

又过了几年，他娶妻成家。妻是他一位要好的同
事的妹妹，他俩一见倾心。妻知书达理，温良贤淑。婚
后一年多，他们有了一个乖巧的女儿。

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时
常奔走于市内各个大学、中学宣传演讲，唤醒青年人
的觉悟。

不久后，他告诉妻，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家乡的
一所小学任教。妻感到非常意外，但还是很快接受了
这个不容改变的事实。数天后，他们收拾好行李，动身前
往，在小学校附近的一处民房住下。

一日，家里来了两位穿着长衫的陌生男子，俩人随他进
入里间屋子。妻端茶进去，见他们表情严肃，说话神秘，她
便放下茶碗转身离开。后来，妻才得知，他已经秘密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他白天教书，深夜时分就印刷宣传材料或召集人员开
会。那间里屋，成了他们商议要事的地方。为了妻女安全
考虑，他决定送她们到自己父母那里居住，而妻执意留下来
陪他。最后，他只好将女儿送了过去。

七七事变爆发后，天津沦陷。驻守在家乡附近的国民
党营盘要向南撤离。他和抗日自卫队人员用马车协助部队
拉运军火，送到子牙河装船运走，后发现军营内还有一些遗
弃的弹药和军用物资，为了不让其落入日本鬼子手里，他又
同自卫队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将物资送往正在津西与日军
作战的八路军阵地。

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津北大地的扫荡。在家乡一带的村
落上空，日本鬼子的飞机连日盘旋，炮声、炸弹声不断响
起。眼瞅着有的房屋顷刻间倒塌，男女老少哭喊着慌乱逃
离，他所任教的小学校被严重摧毁，学校被迫停课。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作为一名教师、一名共产党员，
他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他有文化、有思想，做事沉着
冷静，很快得到了乡亲们的拥护。为了让更多的群众加入

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他走村串户，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壮大
革命武装力量。

在家乡的北部，有一条通往外界的交通线路，也是他秘密
传送情报的必经之路。为了保障这条线路的畅通，附近常有
抗日游击队巡查。在这条线路的东侧有一座日本鬼子的炮
楼，为了攻克这座炮楼，抗日游击队曾付出惨重的代价。

日伪军居高临下，日夜把守。夜晚，用探照灯也能照射百
米之远，即使一只野兔出没，也会被他们察觉。十多米高的炮
楼，外围有一道两米多深的壕沟，里面又加一道一人多高的围
墙，防守严密，没有重型武器，想攻占确实困难。游击队曾几
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

他与抗日自卫队成员多次研究攻打策略，终于想出一个
可行的计划。

他与一名自卫队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到镇集上卖一些烟
叶和谷物，以便打探炮楼内驻守士兵的人数及部署防卫情
况。经过多日打探、观察，他们了解到炮楼内有二十多个伪军
把守，而每隔几日，都会有几个伪军到集上去抢夺粮食、蔬菜
等物品。卖东西的老百姓为了保住性命，只好忍气吞声，眼看
着他们明抢明夺。

不几日，他们便摸清了炮楼的结构、守卫情况和换岗规
律，根据实际情况几经研究，制定出周密的计划。由于人员、
枪支弹药有限，他们采取了安全性高、伤亡小、隐蔽性强的攻
占方案——挖掘地道接近炮楼，实施突袭。

白天，他将黑板挂在院里的树杈上，给孩子们上课。自卫
队人员白天在田地里劳作。等到夜深人静时，他与自卫队的
三十几个人扛着锄头、铁锨等工具悄悄去挖地道。为了避免
被日本鬼子和伪军发现，他们时刻保持警惕，轻挖轻运，将挖
出的新土抬到河边倒进河里，不留下任何痕迹。经过一个多
月的秘密挖掘，二百多米长的地道终于在有惊无险的情况下
完成。

在一个深夜，他们采取了行动。利用地道的掩护，他们接
近炮楼，将炸药包固定在吊桥底部，引爆炸药摧毁了吊桥。吊
桥被炸后，结构断裂声、坠落时与地面产生的撞击声，惊动了
驻守的伪军，他们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因双方武器相差悬殊，

为避免遭受重创和防止地道口暴露，他们选择掩护伤员迅速
撤离。

这次突袭虽未成功，但将吊桥炸毁，切断炮楼内的伪军与
外部联系的通道，给后续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天晌午，十几个日本鬼子突然进村，挨家挨户搜查
昨夜突袭炮楼的人员，弄得鸡飞狗跳，并要求每户不准留一
人，就连身体不便的老人和几个月大的孩子都要全部到谷
场上集合。

他刚刚下地道给受伤的自卫队人员送饭回来，正准备吃
饭，“咣”的一声，院门被踢开，几个日本鬼子闯进院子。妻紧
张地朝屋内的衣柜下面望了望。他看了妻一眼，示意她不要

惊慌。院里、屋内被弄得叮当乱响，鬼子们搜了半天，也
没有搜到人，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烈日炎炎，谷场上站满了乡亲。他远远地看到，父母
牵着女儿的手，也站在人群中。

鬼子在前面架起两挺机关枪，枪口对着人群。一个
汉奸高声喊道：“你们都听好了！谁是共产党、马猴子（抗
日自卫队人员），赶快站出来！”

人群中没有人说话。
这时候，老村长站了出来，毫不畏惧地说：“我是村

长，我用脑袋担保，我们村没有共产党，没有马猴子。”话
音刚落，就听村民中有几个人一起高声喊道：“我们村没
有共产党！没有马猴子！”

鬼子头目气势汹汹地冲着人群吼叫，汉奸翻译
道：“今天你们要是不交出共产党和马猴子，我们就炮轰整
个村子！”

军犬朝着人群狂吠，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炎炎烈日下，
有几个老人坚持不住倒在地上，人群中有些骚动。鬼子头目
举起手枪，朝天空开了两枪，人群安静下来。

鬼子头目朝一个鬼子使了个眼色，只见那个鬼子立即跑
到人群里，抓出一个男子问：“共产党和自卫队的人，被你们藏
到哪里去了？”
“我说了——没有！”
鬼子头目掏出手枪，朝男子的胸部开了一枪。人群中发

出惊叫声。
男子重重地趴在地上，鲜血从他的胸部流了出来，瞬间

漫开。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只见他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转身

望了一眼身后的乡亲们，对鬼子说，“他们都是种地的老百姓，
什么都不知道，放他们回家。”

鬼子头目一摆手，汉奸立马向人群喊道：“解散！”
他被鬼子押走了。望着他的背影，妻使劲地咬着嘴唇，泪

水夺眶而出。女儿张开嘴要喊爸爸，被奶奶用颤抖的手拼命
地捂住。

乡亲们慢慢散去，谷场上安静下来。
次日清晨，太阳徐徐升起，几名自卫队人员在谷场上发现

了他的尸体，他身下的野花和小草，已被鲜血染红……

从外地出差一周回来，办公室窗台外的它又长高、
长大了许多，茎枝顶端悄然间结出了多个毛茸茸的果
实，甚是可爱。

它是谁？它是一株我尚不知道名字的野花，是我
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说熟悉，是因为半年多来它始
终默默地陪着我；说陌生，是因为我并不知它是怎么来
到我身边的，更不知它来自哪里。

办公室窗台的花盆里，原本只有几株绿萝，是前年
调换办公室时特意买来用于净化空气的。它们的茎叶
绿得发亮，貌似吸足了阳光和养分，然后安安静静地趴
在花盆的泥土里，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我习惯在
早晨提前到办公室给它们浇点水，指尖触及微凉的土
壤时，心里也跟着踏实了几分。这座城市很大很大，只
有这方寸花盆里的绿意，是完全属于我的，这便已经足
够了。

今年四月一个周末的早上，我如常到单位加班，同
事还没到，我蹲在窗边修剪窗台外那盆绿萝的枝叶，倏
地发现在绿萝的缝隙里，竟然冒出了
一丁点儿嫩绿的芽，芽的顶端还沾着
未曾抖落的泥土粒。那芽尖细得像绣
花针，却透着一股倔强的劲儿，顶着晨
曦的露水直直向上，仿佛在宣告它的
到来。我既惊叹又好奇，惊叹它的性
格是如此坚韧，好奇它的“身世”和来
历，不知道是昨夜带着丝丝暖意的春
风，还是偶然路过的哪只鸟儿把它送
来我身边的。

在随后的时间里，它和花盆里的
“原住民”绿萝一同成长，只是绿萝依
旧那样慢慢悠悠地享受着阳光和我给
予的滋润，它却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几
天就抽出了火柴棍般粗细的茎，还悄
悄展开了两片圆乎乎的叶子，时而像
两只拢着的小手掌，怯生生地朝着光
的方向，时而像睁着两只好奇的大眼
睛，打量着我和窗内的世界。

从那时起，我开始格外留意这株
不请自来的小苗。我怕它渴着，又怕
浇多了水会烂根，就想办法在喝剩的
矿泉水瓶的瓶盖上扎几个小孔，每天
早上沿盆边浇一圈水，让水量刚好能浸湿表层的土，又
不会积在盆底。一旦哪天天气预报夜里要下雨，我就
在下班前把花盆往窗内挪挪，怕雨水冲坏它柔嫩的茎；
正午太阳烈了，我又会拉上半扇窗帘，给它铺就一片温
柔的阴凉。

它就这样恣意地成长，茎秆一天天变粗，叶片层
层叠叠地舒展开，竟有些要与旁边的绿萝试比高之
势，渐渐成了花盆里最显眼的存在。尽管因它个头还
比较小，无法用手机拍照识别出它的名字，却不耽误我
和它的快乐相处。我总会在浇水时和它轻声诉说，说
自己每天的快乐和忧愁，说自己的一些小心事，也时
常说起我魂牵梦绕的故乡，那个北方的小村子，秋天
尽是满眼绚烂的丰收金色，冬天的白雪把村庄打造
成童话的世界……

和挚友不止一次谈论起它，这株不知名的“天外来
客”，他问我为何对这株野花比对绿萝还上心，我淡然
一笑，绿萝毕竟只是买来的景致，而这株野花，是从无
到有，完全靠自己挣出来一番生机，这就难免让人多了
一份怜惜和牵挂。不知不觉中，我早已把这株不起眼
的野花，当成了案头不可或缺的伙伴。

日子一天天过去，野花长
得越来越精神，在盆里铺就一
丛绿色。有同事到我办公室，
看到花盆里的它，顺口说：“这
株野花还是拔了吧，占着地儿，
还招虫子。”我连忙摆手：“别碰
它，我特意养的。”

七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刚到办公室，就看见它的中心
又抽出几根细长的花茎，每根茎的顶端都顶着个小小的
花苞，像一颗颗裹着绿衣的珍珠。“没想到这野草还能开
花，倒是有些稀奇。”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天，花苞一天天
鼓起来，绿衣渐渐裂开，露出里面淡淡的鹅黄。直到一个
临近周末的早上，我推开办公室的门，一眼就看见它开出
了数朵含羞的花。那小小的黄花，每朵都有五片花瓣，像
被阳光热吻过的星星，稳稳地挂在花茎顶端，在满室的文
件和电脑屏幕间，显得格外鲜亮。那天午休时，好几个同
事都围拢过来看这些盛开的小花。有人拿出手机拍照，
说要发朋友圈，配文“办公室的意外惊喜”；有人说这花看
着让人心里舒服，比花店买的玫瑰花还要耐看。

有一天晚上，市里有重要活动，要求我们24小时在
岗值班，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月光透过玻璃，在桌面
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揉着发酸的肩膀，抬头瞥见那株
野花，叶片和花朵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让我不由得想
起小时候老家的菜园。那时每到春天，菜园的角角落落

总会不经意地冒出成片不知名的野花，
父亲从来不锄掉它们，他说这些野花让
人感到一股子韧劲，像极了村里朴实的
父老乡亲。陪父亲打理菜园的日子，我
总爱蹲在地头路边，看着黄色的小花在
风里摇摆，憨憨的，煞是可爱。有时兴致
来了，我会趁父亲不注意，拔取一束野花
窃为己有，插在书包的侧面，转身蹦跶着
跑走了。后来上大学离开老家，我再也
没见过那样成片的野花，没想到，如今在
办公室的花盆里，竟重逢了这样久违的
绿意。

这是一场意外的相遇，更是一份难
得的珍惜，就是这株不知名的野花在我
最忙碌、最疲惫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一抹
新绿、一阵清香，让我在钢筋水泥的办公
室里，也能近距离触摸到生命万物的鲜
活与力量。

时间推移，如今这株野花的叶片依
旧翠绿，只是花茎有些枯萎了，明明不缺
水、不缺营养啊，为何会这样呢？我百思
不得其解。咨询一位花匠，他说让我继
续将其放到窗台外边养着试一试。按照

花匠说的，我把它端到外边的窗台上，奇迹竟然出现了，
一天时间不到，风一吹，太阳一晒，它的叶片不但更油绿
了，花茎又重新挺直起来。没几天，花苞凋谢，开始孕育
果实。

仔细想来，它本来自于大自然，想必已经与大自然同
频，人为地囿于温室，只能让它失去本性，失去抗争能
力。它也许只是误打误撞与我结缘，它不属于我，它应该
有它自己的世界。

那以后的日子里，每天工作累了，我就会俯身去窗外
看看它，看看那些舒展的叶片，想想它从一粒不知名的种
子到开花、结果的过程，内心就会莫名地平静下来。其实
我们每个平凡的人，不也像一株野花吗？在陌生的城市
里，在繁忙的工作中，努力地扎根、生长，或许会遇到风
雨，或许会经历挫折，但只要不放弃，把风雨和挫折当作
机遇，视为不可多得的历练，就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
芒，闯出一片不一样的天地。

站在窗前，我想，也许有一天，它的一粒粒种子真的
能乘着思念的风，越过山川河流，散落在我曾经学习、工
作过的土地上，也像现在这样，悄悄扎根、静静发芽，长成
一片片小小的绿意。那绿意里深藏着我对每一寸故土的
感恩，也深藏着我对每一段时光的眷恋。于是在这秋韵
浓浓的时节，我仍然为它每天开着那扇朝北的窗，助力它
回到生命真正奔流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守着这株不知名的野
花，守着这份意外的温暖与力量，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
精彩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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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好为是我国著名的女导演，曾执导过《瞧这一家子》《潜网》《夕
照街》《迷人的乐队》等影片，还和铁凝合作拍摄过《村路带我回家》
《哦，香雪》。她的电影关注现实题材，又有着女性的细腻和诗意，具
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她很喜欢孙犁的作品，一直想拍《荷花淀》，先后
找了四五个人写剧本，但都不满意，觉得没有写出那种诗意的东西。
转眼到了1994年下半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她还是想把《荷花淀》搬上银幕。铁凝向她建
议，不妨找汪曾祺改编剧本。

孙犁和汪曾祺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孙犁是从抗日战
争的烽火中走出来的革命作家，汪曾祺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文学
系，被称作“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两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但在文学
创作方面却有颇多相近之处，他们都是文体大家，都在打通小说、散
文和诗歌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们的文学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抒
情意味，都把描写风景美、人情美和人性美，作为自己的文学追求。

汪曾祺不仅是著名作家，还是北京京剧院的编剧，是一位戏剧创
作方面的行家里手。他创作的京剧剧本主要有《范
进中举》《雪花飘》《裘盛戎》，还有抒情戏剧《小翠》，
戏剧歌舞剧《大劈棺》，而其中最著名且最为人津津
乐道的，当然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与杨毓
珉等人合作创作的京剧剧本《沙家浜》。因此，若要
改编孙犁的作品，汪曾祺是十分理想的人选。

王好为并不认识汪曾祺，先是电话联系，自报
家门，询问他对改编孙犁的小说是否感兴趣。汪
曾祺说，可以谈谈。于是，王好为登门拜访。在漫
谈中，两人相互探讨，发现彼此的艺术趣味和创作
理念十分吻合。汪曾祺表示，关于改编之事，要等
他看完孙犁的作品后再做决定。

对于孙犁，汪曾祺一直十分敬仰，他曾表示：
中国让他服气的小说家只有鲁迅、沈从文、孙犁三
人。对于汪曾祺的创作，孙犁很早就予以关注。
1984年4月，孙犁在《小说杂谈》一文中，曾对一些
文学作品予以点评，第一小节点评的是莫言发表
在《莲池》上的《民间音乐》，第五小节点评的便是
汪曾祺的《故里三陈》，直言“我很喜欢这样的小
说，省时省力，而得到的享受，得到的东西并不
少”。他认为，汪曾祺的小说是中国的传统写法，
“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并将自己的小说
（《芸斋小说》）与之进行比较：“我晚年所作小说，
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
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
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
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其实，汪曾祺的小说
也大都有真实原型，虚构的成分也不多。他们的小说都继承了中国
古代笔记小说的精髓，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个月后，王好为再次登门拜访。汪曾祺告诉她，电影的片名已
经想好，就叫《炮火中的荷花》，并初步选定孙犁的六七篇小说进行改
编，力求凸显残酷战争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王好为十分兴奋，悬着
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真正进入到改编阶段，汪曾祺才深切感受到，孙犁那种散文化的
诗意小说，改编起来难度有多大。汪曾祺自己的作品也没多少曲折
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他亦不善此道。1954年，他创作了京剧剧
本《范进中举》，一次酒后，老舍和他开玩笑，说他的剧本“没戏”，即缺
少戏剧性，而他和孙犁的文学风格相近，好处是容易入手，难处是结
构剧情不易。

正在这时，汪曾祺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饭吃得很少，笔也
懒得拿，整天枯坐在沙发上，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他终于下定决心
放弃，便给王好为打电话说：“不行了，写不了。”他说，自己没有战
斗生活，对冀中地区的语言不大熟悉，对如何结构电影剧本也没有
经验，改不下去。放下电话，王好为立刻登门来见他。汪曾祺之子
汪朗回忆说：“无奈王好为很会做工作，一再说他们想搞一个与众
不同的战争题材的电影，孙犁的小说很切合他们的设想，而孙犁的
作品只有让爸爸改编才能不失其韵味。让她这么一谈，好像爸爸
不动笔，就无法把孙犁的精品搬上银幕了。这个责任非同小可。
于是，爸爸只好打起精神，勉为其难了……看到他整日冥思苦想、
茶饭不香的样子，我们都劝他不要写了，年纪那么大，身体又不好，
没本钱玩命了。爸爸也几次都说过洗手不干，但是碍于情面，最后
还是咬牙把剧本写成了。”

1995年年初，汪曾祺因肝病和小肠疝气住院，王好为到医院看
望，她对《炮火中的荷花》剧本十分赞赏，认为写得“太精彩了，太富有
诗意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当时，汪曾祺正准备做手术
（后未实施），无法动笔。王好为征得他的同意，自己对电影剧本进行
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和内容上的增删，修改后的剧本发表在《电影创
作》1995年第4期上。在中宣部文艺局、广电部电影局的推动下，河
北电影制片厂、中影公司影视制片部准备联合拍摄这部影片，后由于
资金问题难以解决，拍摄计划流产。

二

其实，最早改编《荷花淀》等作品的正是孙犁自己。1949年，在
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的鼓动下，他曾写作过一个电影脚本。抗日战
争时期，孙犁和凌子风相识于冀中，又一同从延安返回张家口，是生
死与共的战友。进城后，凌子风想拍一个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电影，孙
犁正值青年，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便把自己的一些小说和散文重新编
排一下，搞出了一个电影脚本。

过了很长时间，凌子风写信告诉他，电影脚本送给茅盾审阅，同
意了，转到周扬手里，否定了，说是这些故事想象的成分居多，还是另
拍一部小说为好。孙犁不大同意这一意见，心中不平，却也没有申
辩，只是把脚本中新写的部分摘出来，改成短篇小说《采蒲台》，拿出
去发表了，从此不再“触电”。至于那个电影脚本，先是在十年浩劫中
被抄走，发还后，被孙犁生了炉火。现在，人们只能从《采蒲台》中略
窥其貌。

汪曾祺创作的《炮火中的荷花》共八小节，把孙犁的《荷花淀》《芦
花荡》《光荣》《山地回忆》《吴召儿》《嘱咐》等几个短篇小说融为一体，
创作出了一部带有浓厚抒情风格的电影文学剧本。

第一小节十分唯美：白洋淀上缓缓展开花瓣的粉红色荷花、满眼
随波荡漾的荷叶、飞驰在绿荷丛中的小船、精瘦的老渔翁那双尖锐明
亮的眼睛，还有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这一切，都呈现着白洋淀水
乡特有的风景美和人民抗日斗争的精神风貌。

第二小节是对《荷花淀》的改写。水生参加了区游击队，与媳妇
月夜话别；水生媳妇和村里几位青年妇女追寻自己的丈夫，在大淀遇
险，并亲眼目睹了游击队伏击日本大船的战斗场面。回村后，她们苦
练射击，驾驶着小船和冰床，出入芦苇荡，配合游击队打击日本鬼子。

第三小节根据《芦花荡》改写。月夜的水淀上，那位精瘦的老渔
翁送两个女孩子——大菱和二菱到芦苇荡中去，中途遇到日本鬼子
的小火轮，一梭子机枪子弹扫过来，大菱受伤。第二天中午，老渔翁
把正在淀中洗澡的鬼子，引诱到自己布下的鱼钩阵中，鱼钩钩住了鬼
子的大腿，老渔翁举起竹篙，砸在敌人的头上。

第四小节撷取了《光荣》的前半部分进行改写。在秀梅的配合
下，十几岁的原生卡了鬼子的一支步枪，参加了游击队。他的媳妇小
五是个落后分子，对原生参加游击队心怀不满，秀梅和水生媳妇对她
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

第五小节把《山地回忆》和《吴召儿》糅合在一起改编。一位八路
军干部在河边洗脸，和在下游洗菜的女孩子发生了争吵，这个女孩子
就是吴召儿。这年冬季，八路军反“扫荡”，那位八路军干部担任了一
个游击小组的组长，分配给他的向导就是吴召儿。吴召儿带领游击

小组在大山里辗转游击，和敌人进行战斗。
第六小节改编自《嘱咐》。水生回乡看望妻儿，只住了一宿就要返

回部队。凌晨，水生媳妇撑着冰床把丈夫送上了前线。
第七小节是改编者创作的一段过渡性文字。大菱、二菱坐着老渔

翁的小船到苇塘去，因为这里的自卫工作搞得好，区长让她们来学习和
取经。

第八小节根据《光荣》的后半部分改编。水生媳妇、吴召儿、双眉还
有秀梅，看到刚从娘家回来的小五，便又开始做她的工作，告诉她，原生
去当兵，为的是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小五反驳她们：“光荣值几个
钱！”她执意要和原生离婚。小五离开婆家后，秀梅经常到原生家去做
活儿，照顾原生的父母。原生在前线立了大功，骑着大马荣归乡里，村
里召开了庆功大会，秀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剧本的结尾展现了原生和秀梅这对青梅竹马的年轻人的爱情。
画面闪回到秀梅和原生卡枪的场面。奔跑中，秀梅的头巾丢了，他
们跑回去找那块头巾。找到的头巾随风飘起来，变成了展翅飞翔
的白鹭……

三

汪曾祺创作的这个电影文学剧本，较好地反映
了孙犁的文学风格和审美追求，是一部难得的成
功之作。但是，由于创作时间仓促，加之汪曾祺青
少年时代主要生活在南方，对白洋淀地区和晋察
冀的抗日斗争，包括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了解不
深，在创作上也就难免存在一些瑕疵。比如，第五
小节的八路军反“扫荡”，吴召儿带领以“干部”为
组长的游击小组转战山地，与白洋淀水乡的抗日
斗争缺乏内在联系，本来是水乡之笔，一下子写到
山里去了。这一节，如果让从白洋淀走出的水生
替代那位八路军干部，让他转战到晋察冀山区，或
许更加合情合理，从人物塑造来讲，能充分彰显水
生这位青年农民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抗日英雄的
历程，而从剧情来讲，也与第六小节的水生返乡之
旅形成一个完整链条。

另外，为了增加这个电影脚本的容量，笔者认为
可以考虑把孙犁创作于1942年8月的短篇小说《爹娘
留下琴和箫》融入进去，与《芦花荡》进行衔接。
《爹娘留下琴和箫》描写了钱智修和妻子参加

抗战的故事。钱智修和“我”是好友，喜欢拉南胡，
和一位善于吹竹箫的姑娘结婚，后来生下了大菱
和二菱两个女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钱智修
参加了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妻子把大菱
和南胡交给“我”照顾，自己带着二菱和竹箫参加
了抗战。不久，她要到延安去，又把二菱和竹箫送
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要到别处去工作，只好把

两个孩子送回她们的姥爷家。在“五一大扫荡”中，“我”来到了白洋
淀，从摆渡的老艄公嘴里，听到了两个女孩子在穿越白洋淀时，被敌
人射杀的故事。“我”不能确定那两个女孩子就是大菱和二菱。在那
满天芦苇形成的巨大帐幕下，“我”仿佛看见两个穿军装的女孩子走
出来，一个拉南胡，一个吹竹箫……
《爹娘留下琴和箫》是孙犁第一篇描写白洋淀地区抗日斗争的短篇

小说，作品发表后，一些同志认为有些“伤感”，孙犁便把这篇作品“放
弃”了。在延安，他利用这篇小说的素材创作了《芦花荡》，使之成为《荷
花淀》的姊妹篇。

1962年，《爹娘留下琴和箫》被冉淮舟发现，抄录下来送给孙犁，几
经周折，1980年在《新港》第二期重新发表，并易题为《琴和箫》。阅读
这篇旧作，孙犁觉得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作品所流露
的情感很是单纯，它所融入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盈，反映了
当时迫切的抗日需求。

在《炮火中的荷花》中嵌入《琴和箫》的内容，通过创造性转化，延伸
出爱国知识青年参加抗战这条主线，使之与白洋淀地区的青年农民，尤
其是青年妇女参加抗战这条主线并
行，也许是一种更好的改编路径。这
些青年男女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行
为，以及爱情与家庭所汇成的命运交
响曲，会赋予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更加
曲折的故事情节，更加丰富的情感和
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

E-mail:wyzk@tjrb.com.cn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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